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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 50年代的乡村中，尽管各方面条件都有
限，但闲不住的孩子们，仿佛有无限的奇思妙想，时不
时就会玩出一些新鲜花样来。

比 如 ，当 时 有 一 个 完 全 不 受 场 地 、季 节 限 制 ，
也 无 需 任 何 器 械 ，由 两 个 孩 子 来 玩 的 游 戏 ，叫“ 压
压 摇 ”。

这个游戏并不复杂，两个年龄及个头均差不多的
孩子，同是男孩或同是女孩均可。找块相对干净点的
地面，面对面坐下来，伸直双腿，将脚伸到对方的屁股
下面。也即互相坐在对方的脚面上。然后，同样互相
扣紧双手。随后，一个身体后仰，一个身体前俯，后仰
者的双脚及前俯者的屁股要能离开地面。接着互换
姿势，前俯者后仰，后仰者前俯，同样后仰者的双脚和
前俯者的屁股也要能离开地面。就这样一俯一仰，一
起一落，和玩跷跷板还有点相似呢？不过，当年的孩
子们将这个游戏叫作“压压摇”。当然，这个游戏比跷
跷板要费力得多，配合的难度也大。往往坚持不了几
个 回 合 ，一 个 孩 子 没 劲 儿 了 ，脚 和 屁 股 便 离 不 开 地
面。或者，一个孩子手一松，便人仰马翻，两人同时向
后摔在地上，同样引来围观者的一阵哄笑声。

大盂村地处阳曲县北部，紧临太忻大道，也是大盂镇
政府所在地，地理方位便捷，区位优势明显。

有关大盂村，有个顺口溜：“大盂川真平展，吃穿不愁
养懒汉。”大盂村四周高，中间低，这种黄土丘陵地带少有
的平展，造就了阳曲县有名的米粮川，常引得外村人羡慕
不已。

大盂村的建村史大概有 3000多年，是阳曲县最古老
的一个村。追溯大盂的历史，要说到大禹治水时期，还要
说到春秋时代的“盂丙”之邑。

传说，当年大禹治水走遍九州，到了大盂附近，只见
山上的洪水都涌集到山下的大盂川。不仅淹没了老百姓
的庄稼，还损毁了他们的家园。百姓生活特别艰苦，常是
颗粒无收。大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挽救众生，他
便在大盂村东的系舟山上住了下来。经过半个月的观察
水势，查看水情，终于有了治水方案。《尚书·禹贡》记载：
大禹治理水土，跻登高山，砍伐林木，开凿道路，对每一座
山、每一条河流都进行了详细的勘定标记。所以才有了

“打开龙门汇，空出大盂川”的典故。所谓龙门汇，就是今
天青龙镇东北的杨兴河、中社河、深沟河三河汇流处。大
禹将大盂川上的洪水引入杨兴河，又经过龙门汇，流入汾
河，最后注入黄河。这样，经受洪水侵扰的大盂川，终于
变成了富庶美丽的米粮川。

村民为了感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就把自己的村子叫
作大禹村。春秋时期，这里成了晋大夫盂丙封地，慢慢就
又叫成了大盂村。

经过几千年地理地壳的升降和山体风化的变迁，如
今的大禹村，山川地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古老
的地理信息仍留存在当地的地名中。村东面的系舟山、
禹王洞，这些和大禹有关的地理名词，都在向我们展示着
曾经的治水英雄在此间留下的生活踪迹。

不管名称怎样改变，大盂村里的大禹治水故事，至今
仍被人津津乐道。走在大盂村的街道上，古书上记载的

“三龙四巷十八巷”，至今仍在，走进每一处院落，每一条
巷道，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在古代中国，除少数个例以外，女性往往屈居于历史的
配角。如今，因墓志、买地券等大量“地下之新材料”得以发
现，女性史正逐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
环。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收藏的两方墓志，就铭刻着五
代十国两位王姓女性的人生断章。

五代后晋“王氏小娘子”墓志

2005 年 9 月，太原晋祠宾馆院内发现一座五代后晋时
期单砖室墓。彩绘砖雕墓室中发现了 11 件随葬品，墓志只
有 128 字，三言两语就交代了早夭的女性墓主人的基本信
息：“河东节度押衙、充都盐麹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
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郭知密敬为故卿琅琊王氏小娘子，
时大晋天福二年（937）岁次丁酉孟夏月十八日庚子，于晋阳
县界赤桥社龙山之原安立茔域。千秋万岁，永附山川。故
记。”被称为“王氏小娘子”的墓主人，她的身后事全靠后晋
河东节度使下属的负责盐、酒专卖的官员——郭知密一手
操办。可惜这位出身名门“琅琊王氏”的年轻女子，在五代
十国的乱世中因某种不测，丢了卿卿性命，她的本名、社会
关系、生平，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只剩下墓葬中的银
钗、铜钗各一件，还铭记着她在乱世中不曾磨灭的印迹。

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志

2009 年底，太原市晋源区青阳河村又发现一座五代十
国墓葬——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在这座精美的壁画墓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方珍贵的行书墓志。志文中写道：“洎
皇上继登大宝，绍统中区，弥陈燕翼之谋，务赞龙兴之祚。
懿范具标于彤管，殊庸迥震于金铺。皇上乃命出纶，俾行启
国，即于天会十二年授齐国太夫人，显拜分封之祑，盖酬鞠
毓之恩。慈训六宫，出处仪同于启母；恭迎万乘，揖让礼别
其周姜。”这位太惠妃，是北汉开国皇帝刘崇的妃嫔，也是后
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媳。北汉乾祐七年（954 年，北汉刘崇沿
用后汉年号），刘崇病逝，刘崇之子刘钧继位，太惠妃也曾短
暂辅佐朝政，北汉天会十二年（968），她被册封为齐国太夫
人，三年后，北汉天会十五年（971），57岁的齐国太夫人王氏
因中风撒手人寰，被刘钧追赠为“太惠妃”，身后留下了一座
精美的壁画墓。同样姓氏、同为乱世，太惠妃王氏比起王氏
小娘子，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活到了乱世中的高寿门槛，
躲过了城毁国亡的悲剧。

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

五代十国时期的晋阳城，有着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
等众多豪杰武夫的风云际会，更有历朝历代留下的江山胜
迹、金城汤池。唐初，游历晋阳的玄奘就曾写下“西登童子
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渌，汾水一条清”的诗篇；在五代
十国的乱世中，更多晋阳人寄情于山川形胜，藉以忘却兵火
战乱的惨象。

晚清胡聘之在《山右石刻丛编》中，辑录了多方五代十
国碑刻，其中就有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945）“重修蒙
山开化寺庄严阁记”。碑文开头写道，当时的蒙山开化寺

“金绳宝树、雁塔蜂台。大有庄严，钵光像法”，可见这座从
北齐始建并雕凿大佛、在隋代重修并建造大像阁保护大佛，
历经唐代多次重修，再由李克用重建大像阁的寺院，规模宏
大、非同一般。

后晋时期，刘知远受封北平王之后，几乎倾其所有，重修
了“五层一百三十间”的大像阁，还有开化寺诸多殿宇。在刘
知远重修大像阁后，大像阁有了一个新名字——庄严阁。
可惜到元末明初，大像阁毁于兵火，蒙山大佛头部也崩塌粉
碎，开化寺逐渐毁废。 1980 年，蒙山大佛残躯重新发现以
后，再寻找“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不过只剩几块碎石
而已。所幸，2015 年，考古学家在蒙山开化寺大像阁遗址
上，清理出了散碎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经过修复缀
合，判断这是五代重刻碑。碑上记载了唐末李克用重修三
层大像阁的工程账单，详细、全面记载了修大像阁所用各种
材料名称和数量、人工数、经费总数，如“大枋木兼长梁共计
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五根条”“大柱一百六十条”等，总用工

“三十五万三千四百工，价钱五万九千”，经费总计“价钱二
十一万八千贯文”，换算达 2.18 亿钱，在唐末甚至可买到 2

万多头耕牛，不啻为一笔巨款。“价钱碑”的刻立年代，有可
能在后晋时期刘知远再次重修大像阁前后。刘知远重修大
像阁竣工两年后入主汴京，可惜好景不长，北汉乾祐元年
（948）年初，刘知远病逝，留下了耶律德光那句“为何天下选
择他而不选择我”的长吁短叹。修复完成的“价钱碑”，如今
立在太原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中，继续警示后人清廉干事、
透明做事。

天龙寺千佛楼碑

《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唯一一通北汉碑刻，是现存天
龙山圣寿寺东小院碑廊的“天龙寺千佛楼碑”。“千佛楼碑”
刻立于北汉广运二年（975），行书，上千字碑文如今已剥蚀
不少。碑文中记载了天龙山的灵秀风光、天龙山石窟的昔
时盛景，还有天龙山的得名由来：“帝宅之西，五里而远，群
山邃谷，延袤萦拥。北自乾坎，南距申酉，苍崖峭壁，怪石灵
泉，辟萝荫乳窦以夏寒，藂桂响晴旸而冬绿”“懿哉坤维之
上，一舍之遥，偫木阴翳，奇峰崷崒，上有平址，东西仅五十
步，北倚石壁，有弥勒阁，内设石像，侍立对峙，容旨温其镌
磨之巧，代不能及，昔睿宗皇帝（刘钧）再加添设，功用宛然，
次东有池水甚洁，澄湛凝碧”“驯岭西下约三百步，有高寺榜
曰‘天龙’。故《易》义云：‘夫龙者，潜即勿用，飞即在上。’

‘天龙’之名，固其宜矣。”这就为天龙山石窟第 9 窟完工于
北汉提供了佐证，也交代了天龙山山名源于《易经》中的“飞
龙在天”。1000 多年过去，除了石窟惨遭劫难，天龙寺和漫
山阁屡毁屡建，天龙山绿树成荫、清泉琤琮、云环雾绕的美
景，不减当年。清代初年学者吴任臣通过参考“千佛楼碑”
碑文，订正了以往史书对北汉年号的误记。清乾隆年间，金
石学家王昶将“千佛楼碑”收录入金石学巨著《金石萃编》
中，可见其史料价值独特。

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

清徐县城以西，马峪乡碾底村东北梵宇寺内，还保存
了另一 通 五 代 十 国 碑 刻——“北 京 龙 林 山 梵 宇 寺 记 ”，这
通碑刻如今已套上玻璃罩，足以显示它的弥足珍贵。“梵
宇寺记碑”立于北汉天会七年（963），碑文中提到了唐开
元二十三年（735）第一次重建寺院时“仿鹫峰而取样，依
庐岳以开基，台榭侵云，林鸾驾日”和“地形 塽 垲，山势幽
奇”的盛景，还有那“甘旨澄清，迄今而溢”的圣龙泉。碑
文还提到了梵宇寺现存最早建筑——文殊石塔的建造年
代“贞元十三载（797）”，为文殊塔建造于唐代提供了确凿
的文字信息。又据碑文记载，到北汉天会元年（957），梵
宇寺有十六罗汉堂等殿宇房舍多间，规模可谓宏大。可
惜，抗战时期，梵宇寺被毁，碑石埋没土中，直到 2004 年 6

月修建蓄水池时，方才重见天日，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佐证
五代十国时期太原称为“北京”的碑刻。“梵宇寺碑”“千佛
楼碑”立碑不过十几年，北宋灭亡北汉，晋阳城也毁于水
火，“北京”风华化为焦土。 （下）

其一
闰统金源气压辽，
中州文献总寥寥。
诗篇赖有斯人在，
半壁犹堪敌宋朝。

其二
生平学杜皮兼骨，
偶效苏黄亦示奇。
禾黍故宫歌代哭，
泪痕多似少陵诗。

——清·徐继畬
《读元遗山诗二首》

在中国文学和史学传承
乃至文化链条中，元好问是
一个不可忽略甚至必须仰望
的存在。他身处乱世而悲欢
迭变，志在匡济而力有不逮，
遂以诗志世，存史明志，为后
世留下了大量宝贵而独特的
文化财富，引发了后来者的
连绵评述与慨叹。

清代纪昀评论道：“好问
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
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
在 以 诗 存 史 ，去 取 尚 不 尽
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
风格遒上，无宋南渡江湖诸
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
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
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
尤为具有法度。”

作为宋金对峙时期北方
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学上承
前启后的桥梁，元好问被尊
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
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
乱诗”尤为有名，所以徐继畬在《读元遗山诗二首》
的通篇抒写中，都围绕着这一特质展开。

第一首诗中，“闰统”一词，表达了作者对金统
治者的不屑认同，“金源”则是指元好问多年奔波收
集积累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上百万字的史实资
料，称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元好问编著的《中州
集》，是金代诗歌总集，里面收录了金朝一代已故或
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
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 2116 首，并为每位作者
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所以徐诗
说：“诗篇赖有斯人在，半壁犹堪敌宋朝。”可以说，
正是相同的怀抱，相同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才
使徐继畬在隔了六百余年后，对他所认同和敬仰的
先贤作出如此不遗余力的高度评价。

第二首诗，仍然重在揭示元遗山诗的风格和本
质。元诗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
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
多元继承的诗风。清四大家赵翼评论他的“丧乱
诗”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山河
的破碎，诗人的忧患，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元好
问的诗主要学杜甫，同时受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也
深。他曾有“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的
诗句，藉以自喻自况，确实是形象传神。

徐继畬作为清代末期的封疆大吏，除了不负皇
帝之疆寄，还在抚边之余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思想地
理专著《瀛环志略》，同时也勤于治学，有多种史地考
略专著传诸后世。与元好问所处的时代相比，虽然
不至于“丧乱”，但也已是吏治崩坏、贪腐成风，所以
他才能在读诗的过程中体会到元好问的幻灭体验。
这正是一种隔了数代时空同怀抱者的知音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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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村里说大禹
庞玉生

在晋祠难老泉东北的石塘北岸，
有一座建于 1917 年的单檐歇山顶建
筑。北檐下悬挂木质匾额“真趣亭”，
源 自 古 诗“ 此 间 有 真 趣 ，醉 卧 不 思
归”。亭下石券门洞名曰“洗耳洞”，
其名来源于“枕流洗耳”的典故，这个
典故与晋代太原人孙楚有关。

《雍正太原县志》载：“孙楚，才
藻卓绝，爽迈不群。年四十余，始忝
镇 东 军 事 ，迁 卫 将 军 司 马 。 时 龙 见
武库井中，群臣将入贺，楚独劝帝举
贤 任 能 ，修 德 弭 变 。 惠 帝 初 为 冯 翊
太守”。

孙楚，太原中都（今 山 西 平 遥）
人，西晋官员、文学家，才藻卓绝，爽
迈不群。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实行九
品 中 正 制 ，中 正 就 是 具 体 负 责 的 官
员。王济担任大中正时，朝廷询问其
所辖郡中人士的人品和才能。问到
孙楚时，王济评价：“天赋非凡，英俊
博学，出类拔萃。”

孙楚 40 余岁任镇东参军，迁著
作佐郎、骠骑参军。后投靠扶风王司
马骏，任征西参军，因负才侮慢石苞
遭 弹 劾“ 讪 毁 时 政 ”，弃 官 十 余 年 。
复 任 卫 军 司 马 时 ，曾 上 言 主 张 举 贤
才、赦小过。晋惠帝初任冯翊太守，
卒于任上。

孙楚的文学才能很高，留下了很
多诗词歌赋。《世说新语·排调》载，孙
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
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
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
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枕
石，用石做枕；漱流，用流水来漱口。
洗耳，比喻不愿意过问世事，枕石漱

流本用来比喻隐居山林，这一不经意的颠倒，引发了一段富
有深意的对话。孙楚不但未窘迫，反而顺势阐释出更深层
的精神内涵：枕靠流水，是为了洗涤耳朵，涤荡世间的尘俗
喧嚣与功名杂念；以石漱口，是为了磨砺牙齿，象征着坚守
高洁品格、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志。

东汉以来，门阀士族越发森严，寒门士人晋升艰难。即
便是出身名门的孙楚，也长期仕途不顺。在这样的社会环
境下，归隐成为士人逃避现实、坚守本心的常见选择。面对
功名纷扰，孙楚在不经意间以枕水涤耳避世嚣，磨石砺齿守
孤高，道破了士人归隐的真正追求，那就是以自然为器，炼
就超然风骨。

孙楚为智辩而产生的“漱石枕流”这个词增添了生动的
内涵，展现了古人对隐居生活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漱石枕
流”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象征意蕴，成为后世文人
墨客竞相引用的经典表述。

这个“口误”经过口口相传，最终被《晋书》收录，成为专
用于描写隐逸生活或赞美清高品格的成语，并进入儿童的
幼学教材。唐朝李瀚编著的儿童识字课本《蒙求》中有“裴
楷清通，孙楚漱石 ”。明代程登吉编撰的蒙学经典《幼学琼
林》中有“隐逸之士，漱石枕流；沉湎之夫，藉糟枕曲”。

各地有很多以“漱石枕流”命名的建筑景观，以及摩崖
石刻。如庐山五老峰脚下的白鹿洞书院、上海嘉定秋霞圃、
无锡锡惠公园的中国杜鹃园、杭州灵隐寺冷泉、温州雁荡
山，等等。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其笔名“漱石”也是
源自“漱石枕流”这一典故。

文水县北徐村外，柏峁山脚下，曾有一座名为“溪亭”
的皇家行宫。这座名字听起来小巧而清雅的亭子，承载
了太多的历史烟云，它矗立在泱泱的唐代盛世，矗立在武
则天的故园情思里。

唐显庆五年（660）正月二十三，洛阳城还在新年的余
温里沉睡，一支庞大的皇家仪仗已经整装待发。36 岁的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随高宗李治巡幸并州。此行的目的
地，是她暌违多年的故乡——文水。

二月辛巳（二月十三日），皇家车队进入并州界的文
水县。徐村，这个吕梁山下、汾河谷地中的小村落，在得
知皇后即将归来的消息后，早已忙碌起来。一座皇家行
宫在武氏庄园内拔地而起，它“门横绕溪、煌煌如亭”，取
名“溪亭”，成为这次省亲的核心场所。

二月十六日、三月五日，寿宁宫内，溪亭之畔，宫廷舞
会与大型宴会接连举行。杯觥交错间，武则天接见命妇，
赏赐亲族，雨露普施。那些年长的妇人，各得封赏，“诸妇
女年八十以上，各版授郡君”。这一刻，她是大唐朝的皇
后，更是文水女儿。武则天这次回乡省亲，在溪亭住了 26

天之久。省亲之后，溪亭便沉寂下来。它静静地立在徐
村的武氏庄园中，守着那份荣光，也守着漫长的等待。

唐天授元年（690）九月九日，67 岁的武则天登基称
帝，改国号为“周”。一个月后，她下诏将故乡文水县改名

“武兴县”，并仿汉高祖刘邦故事，免除全县百姓的税赋徭
役。她要让“武兴”二字，永远镌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同年，她敕命将故乡的武氏庄院扩建为寺院，亲自题
写“寿宁寺”三字镌于门额。那座沉寂了 30 年的溪亭，被
纳入寺院之中，成为这座皇家寺院的一部分。从此，溪亭
不再是单纯的故园之思，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政治意涵。

溪亭的命运，并未随武则天时代的落幕而湮没。北
宋绍圣二年（1095）九月，文水县令卫奕辞官退职，同僚们
在太原城南的溪亭为他饯行。此时的溪亭，已经成为太

原地区的风景名胜，是仕宦们吟诗宴饮的雅集之地。
两年后的冬天，官员吕陶专程来游寿宁寺、瞻仰攀龙

台碑后，写下《游文水寿宁院》长诗，其中写道：“门阑闭邃
户庭阔，金碧间斗皆煌煌。并人事佛素已谨，挟以富力尤
辉光。”诗中的寿宁寺，依然保留着皇家气派：殿门高大，
宫内深邃，庭院广阔，金碧辉煌。而“三朝宸札旧所赐，奎
文宝迹人间藏”一句，更透露出寿宁寺不仅是一处风光优
美的名胜地，更是珍藏高宗、武则天、睿宗三位帝王御书
宝迹的博物院、档案馆。

宋代书法家张商英也曾到访溪亭，写下《溪亭二首》：
“林檎园北小桥南，水绿山青不易兼。戴胜降时桑破甲，
驾犁啼处稻抽尖。”诗中描绘的景致，已是田园风光与佛
寺园林的完美融合。与他同朝为官的石介，则在溪亭壁
间题诗：“水近村东寺近南，水明山秀寺仍兼。烟笼远村
浓还淡，云绕孤峰秃间尖。”诗中不仅写了寿宁寺与溪亭
的 位 置 ，还 提 及 院 中“ 诗 刻 唐 人 碑 ，质 致 金 宣 ，梵 译 字
鲜鲜”——那些唐代留下的碑刻，那些密密麻麻的经幢文
字，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寺院的前世今生。

自唐宋以至金元，寿宁寺一直是文水境内的巨刹。
明洪武年间，思贤、能仁等六寺并入，形成巍峨壮观的寺
庙建筑群。寺外古柏森列，柏纹皆左扭，成为文水古八景
之一的“寿宁怪柏”。而溪亭，这个曾经承载女皇故园之
思的小小建筑，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模糊了身影。明代
《永乐大典》中，只有简略的记载：“宫室：溪亭，在文水县
寿宁寺内。”清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寿宁寺，在（文水）
县北北徐村，唐天授元年建，寺前翠柏千株。”那时的寿宁
寺，怪柏风貌依然；那时的溪亭，巍然屹立如初。

今天，当我们站在由徐村衍生出的北徐村、南徐村的
土地上，已经找不到当年溪亭的踪影,寿宁寺也早已湮没
在历史的尘埃里。只有那些古地名：皇头沟、皇背地、五
龙山，和那棵凤凰古槐，记载着曾经的辉煌。

武则天故乡的那座溪亭武则天故乡的那座溪亭
王学礼

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志（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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